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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家中

日年 月 下午

钟少华（以下简称

钟）：汤老先生，您现在恐

怕是在世中国人里面，

最早去日本留学的人了。

您是 年去日本的。

您还记得当年的情况

吗 ？

汤：要说也很简单，

我倒觉得要从一本书谈

起：有一本书叫做《念念

不忘 》，书本身李大钊

没多大意思。我小时是李
年生，湖①汤佩松， 北蕲水人。 大钊照料，我很佩服李大

年赴日留学，两年后回国。清华大学毕业

后留美，获博士学位。为生理学家，
钊，但是，他很内向，不

有重

要科学成就。 年为中研院院 摇旗呐喊的，他做人修养士，

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很棒，但我没有从他那里
李大钊 河北乐亭人。

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年
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什么

回国。为 的。我所以能够去日本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

汤佩松

地点：北京中关村

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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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叫我去日本，他佩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。是因为我父亲 我

岁，他叫我母亲、姐姐都去，把我托给那时 李大钊，李大钊

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那时不少人出国去勤工俭学，父亲想把我送

去培养。那时我家在日本方面也有私交。

钟：您全家是坐船去的吗？

汤：是的，坐船去的。那是很有意思的，正好是欧战期间，

从天津上船，船走了 天。因为怕德国潜艇，船在晚上走，白

天避港中。船是日本的，直接到东京，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

接。我们没有住官邸，在外面租了一间屋。

上学是在目白学校，贵族学校。我的日语学得不好，在目

白学校期间又在同文书院上课。说在目白中学是一个名义，实

际在同文书院学习。我那时很小，记得见过校长，名字忘了。我

上课时，老师讲的，我只能片断懂得一点。教室里有 多人，

十几岁的，全是日本贵族子弟。我进去之后，感到很别扭，日

本人看不起中国人，我就有一种压迫感，我反抗，几乎不肯去

上学了。

钟：您与同学的关系就很难处了。

汤：一点也不错。我在那儿可以听课，没有要求我同别人

一样来往。有些课不要上，武士道课则是绝对不许我上的。我

偷偷跑去看，在房间外边看。有击剑，我喜欢。

钟：哦。是日本学校当局禁止您学，因为您不是日本人的

缘故？

汤：是呀，绝对不许上的。

①指汤化龙。汤化龙（ 清末以北京进士馆官费留学日本，入东

京法政大学学习， 年回国。曾任辛亥革命后共和政府总长，参议院副议长、议

长。 年 月在美国旅行时遭暗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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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：那恐怕是他们心目中的精华吧。

汤：我只能学一学相扑，是上课学的，但是真正比赛是没

份参加的。所以我一上来就反感。

钟：课本用什么？

汤：课本是日文的，有的内容我背得下来：

“风筝，风筝，飞上去。用线一拉往下跑。”

钟：那您学习还是有兴趣的。

汤：我相信老师对我没有什么偏见，他的责任就是教你，他

并不特别补课，一视同仁。教课严格。

钟：外语呢？汉语呢？

汤：我的英文好，汉语不行，在日本学的汉语。因为我母

亲去世，我又回到北京读书。父亲指定我到师大附中，从一年

级重头读过。这是特别照顾，校长姓韩。初中一年级时，我还

不知道作文、修身，日本没有这些学习内容。

钟：您在日本时，放假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旅行？

汤：有。日本好就好在这儿，远足，秋天红叶，满山花开。

每次我们至少游一天。是在东京附近，不是上野。上野那儿是

看樱花，很有意思。

钟：有没有文艺活动？

汤：看电影，无声电影。

钟：学生能不能上街去？

汤：可以。我喜欢在街上跳电车，车一开，我跑着跳上去，

在车边扶着拉手。免费乘车，还勇敢。

钟：司机不管吗？

汤：司机不管，车上也没有几个人，喜欢看小孩子跳着玩。

车是有轨的，速度也慢。我到学校的路上没有车坐，上学走着

去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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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：您上学穿中国衣服？

汤：穿日本校服。

钟：同学间讲究些什么？

汤：除了有时候打架、玩耍。因为我们不属于一个阶层，所

以没什么话好说。有的，是穷一点的同学，饭不够吃。人少时，

他们就来讨吃的。当时我们都带便当，我母亲对我好，便当里

鱼呀肉呀都有。

钟：那么每天带着小书包、小便当上学，下午才回家？

点钟去，有个大汤：是呀，下午回家。早上 同学接送，下

午四五点钟回家。

钟：您当年的同学还有在世的吗？

汤：一个也记不起来了。我回到中国后，我父亲在美国被

害死，运回来，停灵在先农坛，很多日本人来看望。我在守灵，

就都问我预备如何料理后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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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北京口腔医院宿舍

年 日： 月

钟：很高兴能够见

到您，想请您谈一谈您

在 年代到日本留学

的种种情况 您是怎么

样去了日本的？

柳：我们那个时代

呀，今天实在是说不清

楚了。我是泰国华侨，从

小在曼谷。祖上都是从

广东去泰国谋生的，老

家在广东大埔山区，那

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

地方，开门见山的。所以

有点办法的就往外走。

我是在 岁才回到大
①柳步青，泰国华侨。 年在中山大 埔的。念完小学和大埔
学学习。 年 年回赴日本留学。

国。 中学，我就到广州市。当东京大学医学部选科、千叶医科大学

本科毕业。现为北京口腔医院名誉院长。 时正好是北伐战争的第

柳步青

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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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，我到中山大学念书，还听过鲁迅先生的课。由于我在中

学时， ，他发展我有位老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，当时叫做

。我到中大，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叫 跟 联系上了，也

参加工作。国民党开始清党，捉到共产党员不审就杀头。中大

的秘书也是我们乡下人，有一天他家不小心给暴露了，搜出

的名单。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就到中大抓人，名单上我填的名

字是柳尽晓，他们查了半天也没有此人，也就暂时放弃了。别

的同学来告诉我说：“警备司令部要抓你，你想办法走吧。”我

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香港，后来又去了泰国。十几岁的人，没

有工作，我住在我一个做医生的表哥家里，帮他做点事情。我

还是想念书，怎么办呢？当时泰国华侨人很多，中华总商会就

替代领事一方做事，如慈善事业有善堂、医院什么的。也有一

种贷学金，跟奖学金有所不同，你毕业之后要分期还钱的。我

找了保人，报名考试合格，就给我钱了。后来等我在日本的大

学毕业，由于通货膨胀，贷方已经无意索回。

我在 年 月，从曼谷回到汕头，到市政府领取外交

部的护照， 块然后到日本驻汕头的领事馆，门房收了我给他的

钱，带我到领事面前。领事问我几句话，就在护照上盖“入国

签证”章和签名。我拿到香港就上船了。船是加拿大的邮船，很

大，约有万吨吧，两周一次航班。我乘的经济仓是 元一张票。

我在泰国时学了点日语，但一用就不行了。幸好在船上认识一

位早年在东京工大的学生杨君，由他照应。我们在神户上岸，乘

车去东京。我仅在香港买了件毛衣穿，下身还是单裤，冻得我

手脚发僵。

住下之后，老同学就领我到神保町的东亚日语预备学校报

名上学，记得是在“水道桥”车站下车。开始我住在杉并区。我

心里很着急，想早点上大学，一早起床，看同学还在睡觉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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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神保町 年）路口（

就勇敢地出门上学去。坐上“省电”，越看越不对，一下子就到

了“东京”站。我决定往回走，不巧又上了快车，刹时间又回

到原地方。无奈，我只好下车，用英语问车站工作人员。他用

日语回答，我不懂。一急之下，我用泰国语问他，他们更是不

等懂 我拿出车票给他们看，他们才了解我的意思，指示我过

天桥去乘另一列慢车。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但到学校已是最迟

的一个了。还有个同学更有趣，有一次他想买鸡蛋，别人教他：

鸡蛋的发音是“ ，相当于中国话“他骂我”，记住“他

骂我”就好了。他到商店里买鸡蛋时，把顺序给颠倒了，对人

家说“：我骂你”。售货员听不懂，他又改说“：你骂他”。人家

还是不懂。最后他才想起说：“他骂我，他骂我”。售货员笑起

来，给了他鸡蛋。

钟：您在学校上学的情形如何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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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：当时在东京有一个“中国留学生监督处”，是教育部的

派出机构。中国学生要想考日本的大学或专科学校，必须有监

个学督处的正式介绍信，规定每人只介绍 个学校。如果这

校都考不上，就只好再等下一年。我初去时，本想进医科大学

的，因为没有被录取，所以才进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。东京

齿科是老牌学校，每年级分甲乙两班，每 人，班 年毕业，

学费也比较高。我一直没有申请官费，全靠那点贷学金，后来

也参加点工作。我在东京住的“贷间”，生活很方便，同房东老

太太关系很好。后来我进千叶医科大学时，她还经常到千叶来

看我。我自己在外面吃饭，定食一份是 角钱，吃了好多年。

医科学习要求比较严格，不准缺课。前期基础课学完，有

前期国家考试，合格才能升进后期临床课。缺课 的就不准

参加考试了。所以学习都很紧张，每星期都排得满满的，一点

空闲时间都没有。

年 月的“西安事变”消息，传到了日本，在中国留

学生里也引起一些波动。有人主张应该将蒋介石赶紧干掉；也

有人如丧考妣。当时驻日大使是许世英，这位先生在老官僚里

算一个庸碌之辈，日报形容他如同女性。事发时有日本记者问

他“：蒋介石被抓后，蒋政权前途如何？”他回答说“：我们国家

只有国民信赖的政府，没有什么蒋政权。”

年“七 七”芦沟桥事变前，日本学校正放暑假，一

般从 月到 月上旬，大多数人都离校去避暑。我去了伊豆半

岛海滨，那里有专门租给学生的房间，自己做饭吃。每天早上

看书，午饭后睡一会儿， 点下海洗浴，晚饭后散步或参加活动

等。街内还有温泉风吕（浴池），不但水温高，而且泉量大，还

有温泉游泳池。温泉浴池是男女混在一个浴池里洗浴的，起初

我不大相信，等进去一看果然如此，而且大部分是女的。我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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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对要退出来，但再看还是有男的，所以我也就安心地洗下去

了。日本人洗澡的方法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先用水净身擦背，最

后才进池子里面去泡一泡，所以他们池子里的水很干净。同时

他们有相互擦洗身体的习惯。我在乡下同学家里做客时，在他

家里洗澡，他妹妹就问过我：“要不要替你擦身？”他们从小就

有这种习惯，男女在一起也就不会和我们一样的大惊小怪了。

芦沟桥枪声一响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嚣张，报纸上每天

都是“支那军阀残暴杀害帝国臣民”、“暴支膺惩”等标语。我

赶回东京，留学生们大多回国去。我们几个泰国留学生商量，留

下来再看看。因为我还有一年就毕业，舍不得半途而废，就留

下来了。一直 月回国止，我在日本学习毕业，过着年到

和日本学生完全一样的生活。

我在东京齿科毕业后，一面工作，一面考进东京帝国大学

医学部选科。因为我看到，日本的医师和牙科医师分得很清楚。

医师可以干牙科，而牙科医师则绝对不能够侵犯医科业务。牙

科医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，日本叫做“医齿者”，就跟中国的

“镶牙匠”差不多。有一次我去拜访东大齿口科金森教授，在他

的住宅附近找不到，就问邻近居民。我刚说出金森教授的名字，

他就若有所悟地轻率回答道：“啊，是那医齿者吗？”这句话真

是刺痛了我的心。当时我想，金森教授是东大医科毕业的，也

是医师，算起来，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名家，就是因为主持齿

口科工作，便被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列入“医齿者”行列。这也

就是我决定再进医科大学的动机。到后来，我又考进千叶医科

大学本科，一直念到毕业为止。

钟：您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回忆？

柳： 年起空袭频度加紧后，日常生活深受影响。千叶

大空袭时，学校教室全部被毁，医院也损失严重。我的手脚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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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过弹片伤。这时所有的同学都被征召入伍当军医去了，我只

好写信给一位同学的父亲，问他能否让我暂时到他乡下去避一

避，可以帮帮农忙，条件是只要给我口饭吃。他父亲回信说，可

以赶快去，不但管饭，还有相当的薪水。原因是他们村里迁来

许多工厂，眼下正缺一个医师。我就去生活了一年时光，也算

是我体验日本民间生活最有意义的时光。地点在长野县户仓町，

我在这里不但上班，还学会骑马和滑雪，而且还有一段没有演

完的“罗曼斯”。原因在我同学的大妹妹，她当时是专科毕业后

闺中待字。我住她们家，不用说她父母很客气，尤其是她对我

照料得无微不至，这真叫我有些为难。衣服脱下来抢着就拿去

洗，连我喜欢吃什么、爱好什么，她也调查得很仔细。逢到我

回千叶，她每天都有信来，写得很有感情。不过我在东京时已

经有了女朋友，她是东京出生的华侨，家在上海，因为空袭得

太厉害，已先我回国。而且，我母亲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能在

日本结婚。因为我舅舅也是留日学生，他带回一位日本籍的舅

妈，结果弄得很不好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我在大学毕业后，到内科教室当助教时期。

同期也有一位从女子医专来的，大家工作特别忙，但她总是对

我照顾特别好。她是独生女，为了继承产业，就得招女婿入籍。

我是个中国人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。但有一次她误会了。中午

饭后，我们在屋顶上散步，无意间谈起这种招女婿的风俗，我

说“：原来是请进来吗？ 力耒 贳 力 ？）”她误以为

我是向她求婚，立即一本正经的回答说：“我那里配呢！（

，先 生 样，私 ！）”其中是含有可以商量的意

思的，我可无话可说了。幸好我很快就回国了，迩来 多年，

这两位后来都和医师结了婚，生活都很幸福。 年，我去日

本旅行时都碰上了，互相间还回忆了这段往事，重温了这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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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思议的“缘分”，或者说是“命运”吧。

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很深重，今天没有时间多讲

了，再讲一个小故事吧。有一次，我同学的兄弟被征召入伍，营

地就离千叶市不远，他家来信要我去看他，同时捎点吃的东西

去。我拣了个星期天，带了包年糕去看他。营房会客地方有宪

兵巡查，不让带食品给军人。见面时他说每天吃不饱，夜里很

饿。我告诉他带年糕来了。他非常高兴，瞒着我离开一会儿，等

宪兵走后他才回来。我问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上厕所把年糕都吃

了。我觉得实在可怜，国内士兵都饿得这样，你这个仗怎么还

能打呢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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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林

地 号

日至月年时 ：
月 日

钟：林老，您当年以

年代学一个 生身份

前往日本学习，成为那

个时期的见证人，我希

望您能给现代青年人讲

一讲，您当年怎么去的？

林：好啊。现在有一

些事情记得还清楚，有

些记得就不清楚了。

留学前，我在北平

中国大学读书，从

年制的年到 年 ， 。

读正规大 年。我学要

是在政治经济系，当时

①林林，著名作家 年生，福建人。 这个大学是左派教授
年回月赴年 日留学。 国，曾 多，学习也比正规大学

任报社编辑和大学教授。 年后任中
自由一点。我的老师国对外友协副会长、中日友协副会长等 ，有

著有诗词、俳句、散文等作品。 名的陈豹隐教授讲政治

点：北京崇文门东大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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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，他对我的影响最大。陈启修，名豹隐，他是从日本留

学回来的，是他把《资本论》第一个翻译成中文的。他当时用

的教科书是河上肇的《经济学大纲》中文本，自然其体系是马

克思《资本论》体系。施存统也是我的教授，他讲一点苏联的

哲学。侯外庐来讲国际政治。那时陶希圣也在校内讲课，他讲

政治课，我们那时思想左倾，上课还给他提些问题，为难他。还

有刘彦，他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，这课对我们有启发。这个

大学，后来才知道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，头一任校长是黄兴，我

上学时是王正廷，他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挂名兼任，实际叫

教务长管理。

年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，我们不满意国民党的安内攘

外的投降政策，思想就更左倾了。当时日本的普罗文学大批介

绍进来，鲁迅先生就是首先介绍者，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

的文艺政策、作品什么的，还有郭沫若的《女神》诗集，看了

很有兴趣。我觉得毕业后留在国内找职业也不怎么好，就有心

到日本去多学习一些。

年我开始学习日语，请了一位老师，叫张仲直。他说

能否组织 个人来学，他就专门来教课。我去和同学们说了一

下，他们都愿意学，于是我再贴一张广告，结果有一批同学来

学，他就来上课，从字母开始，分初级班、高级班。我记得我

还跑去听台湾来的张我军①教授的课，他不在我们中国大学，但

①张我军， 年生。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留日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。

回国后，长期在北京一些大学任教。翻译的日文书有：《人类学泛论》（西村真次原

著， 年版）、《现代日本文学评论》（宫岛新三郎原著， 年版）、《文学论》
（夏目漱石原著， 年版）、《现代世界文学大纲》上卷（千叶龟雄原著， 年
版）、《中国人口问题研究》（饭田茂三郎原著， 年版）、 法西斯蒂主义运动
论》（今中次磨原著 年版）等。另外尚有学习日语教材多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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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讲得好，他在文字运用方面，文学气重了一点。本来我们校

内就有日语功课，由于我们的教务长夫人就是日本人，她来教

这个课。我在校内就应该听这位夫人的，但她教不好，为人倒

是挺好的。我们学了近一年的日语。我还买了本日文书《贫乏

物语》来学习，我自己学着翻译，原书是河上肇写的。后来他

还写了第二部，修订了第一部的观点。他是个认真的学者。我

自己学习翻译一些小文章，投给报社，居然在报上发表了。我

还将发表的文章寄给日本的原作者，原作者也挺高兴。这是我

学习日语时的大体情况，这样到出国时才能应付。

那时去日本，挺方便，不需要护照。学校开了一封介绍信

给轮船公司，就买到船票了，用不着去使馆。这样在 年

月，我就上船到日本去了。船是货船，从天津塘沽走的，没有

麻烦，就直达神户。也没上街，乘火车再去到东京。当我在国

内时，已经有老乡在东京学习，介绍我去找早稻田大学的姓卢

的同学，告诉我说去找他就可以了，后来姓卢的介绍一位台湾

同学帮忙，我就进了早稻田大学本科。我原来读经济学科，读

了一个学期，觉得不对路，没兴趣了，就不愿意学了，随便去

听别的课。那时早稻田的文学有名，有著《小说神髓》、翻译

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坪内逍遥等名教授。我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

鹤卷町的民房的贷间，有 席大的小房间，房东是工人，房子

在一个小巷子里。吃饭就在附近一个广东食堂饭馆里，一顿饭

要两毛钱，有猪蹄、猪肝什么的可吃，那是日本人不愿意吃的。

在日本花费同在北平差不多。

钟：那么，后来您就钻进文学里了？

林：在早稻田大学的附近高田马场，有一家海涅 茶店，我

① 海 涅 德国诗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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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茶店里放有诗人海涅的各种照片、书籍等，喝杯咖啡，可以

半天沉醉在海涅的环境里，我成为这茶店的常客，就对海涅有

兴趣了。那时关于德国文学，有森鸥外先生的介绍，有海涅也

有歌德。后来我翻译海涅的诗，根源就在这个吃茶店。我当时

就渐渐了解日本翻译海涅的书的情况，我自己也学习从日文再

翻译成中文。我先选译了三首海涅的诗，就寄给上海的一家杂

志《世界文学》，它就刊登出来了。这是头一次，我挺愉快，后

来逐渐读海涅的书了。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不少，同你的父

亲（钟敬文）也是在学校里碰到的，我们互相打招呼，谈起来，

年在香他那时是来客座研究，我们是同学和同乡。后来 港，

你父亲还给我翻译的《海涅诗集》写过序言。

人左右吧，不年我参加了左联①东京分盟，大约有

久我被选为该盟的干事会干事，和丘东平在一起工作。左联同

志和盟外同志共同编些杂志，爱小说的成员就编一个《东流》杂

志；爱杂文的就编一个《杂文》杂志；还有爱诗歌的就编一个

《诗歌》杂志。我就是参加《诗歌》的后期编辑。《杂文》的编

辑，一直由邢桐华负责。那时还翻译一套苏联的文学理论丛书，

郭沫若 先生带头译马克思的论文，我也参加翻译高尔基的

《文学论》，日文书中有删节的地方，邢桐华就从俄文给我再翻

译来补上。

①左联，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之简 年称。 月在上海成立，由中国

共产党中宣部领导 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。 年春解散。其东京分盟办有

《东流》、《新诗歌》、《杂文》等杂志。

② 郭 沫 若 ，四川乐山人。中国作家、史学家。 年赴日本
留学， 年回国。参加“创造社”，参加北伐。 年流亡日本， 月回年
国参加抗战。 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代表作有：诗集《女神》、历史剧《屈

原》、译著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（河上肇原著）、专著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李

白与杜甫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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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东京银座街道（ ）

我搞左联组织工作，被指定跟郭沫若联系。郭先生对我很

信任，我要他到东京开会，从无拒绝，乐意花宝贵时间，参加

活动，指导青年。我有时去千叶县看他。那时他家六七口人，全

靠他一支笔来养活。他有时带我们出门在附近散步，在周围荒

田上随便走走。他会问这是什么花？那是什么草？我们答不上

来，他就说：“搞文学的人，应该懂得这些知识。”那时他的小

儿子郭志鸿慢慢地跟在我们的后面。

日本当时普罗文化比较发达，我也是爱看点短的作品，像

诗歌、随笔、短篇小说等。我翻译过德永直的短篇小说《马》，

在北平《盍旦》杂志发表。还翻译过苏联研究日本文学的文章，

在吴承仕主编的《文史》上发表，我自己也学习着写一点，记

得写过学习海涅的文章。我主要是学习写自由体的诗，还寄到



第 17 页

国内发表过。我比较有兴趣研究的，就是海涅，我见到他的书

就买，还记录了当时日本翻译海涅的全部情况，可惜我的日语

理解诗歌的程度还不够好。我 年头一次到对海涅有好感，

巴黎，就跑去蒙马特公墓，到海涅墓表示敬意。现在日本的海

涅研究家铃木谦三先生夫妇，还陆续寄《海涅研究》给我，实

在令我不胜感谢。

钟：您在留学期间，参观过什么地方？

林：我和同学一起去过东照宫，那里的人工建筑适应自然

环境，自然美和人工美调和。日本建筑跟西洋大不同，西洋的

建筑传统是宏大，很有伟大气派。东照神宫则与周围环境协调，

雕栏画栋，是东方味道。日本画也有它的独特味道，画一株牡

丹花下，有一只猫在睡觉，这跟中国很不同。也有画三只猴子，

各自闭眼、掩耳和堵口，表示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，

看了觉得很有趣。日本的自然美也是独到的，枫叶恐怕是世界

上最好的，种类也多，只有东山魁夷才画得出来吧！东照宫的

山顶上还有一个大湖，叫中禅寺湖。你走上去一看，哦，原来

是水源头！山下的瀑布是从那里流下来的。还有一个印象，是

路边落叶和枯枝，日本人认为是美。这跟日本茶道有关，茶道

创始人千利休，他老人家把一些叶子从树上摇下来，认为这才

有诗意，是自然美。这是禅宗的美学观，不求对称，不求一味

繁荣，要有颓败的东西，要有天龙寺那样的枯山水。这样才有

兴和衰，符合自然规律。

我还偶然到过不叫红灯区的红灯区，那儿叫玉之井，在东

京，离早稻田大学较远。为什么去的呢？起因是读小林多喜二

的短篇小说《为市民》，里面讲一个青年人的事，他有一天上街

去，碰上电车工人罢工，他认为市民应该做好事，就自愿去开

车。忙了一天就喝两杯酒，又到玉之井走进妓馆，在妓馆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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